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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生字背课文，只能延续传统教学

到今年12月，宋法章就要
退休了，他见证了学校由盛到
衰，也见证了整个村子的变迁。

从1976年参加教学，宋法
章就再没有离开过。他说，上世
纪80年代时，教师工资低，许多
民办老师都转行了。他也曾动
摇过，但面对村子里瞪着一双
双充满求知渴望的大眼睛的孩
子们时，他选择了坚持下来。

8名学生一个班，宋法章

说，这是他从教近40年遇到的
最小班级。近些年，班里的孩子
越来越少。“一方面，生育高峰
过后，村里的孩子少了；另一方
面，村里年轻人都外出务工，稳
定一点后把孩子也带出去上学
了。”宋法章说，以前学生多的
时候，他的班上能有48个孩子。

学生数量锐减后，改建的
教室显得宽敞了，课桌椅也换
上了新的，但硬件投入仍有欠

缺，教桌很老旧，也没有多媒体
设备，教室里仅有的是一个摆
着课外图书的书架子和几件简
单的教辅工具。

此外，唯一不变的则是宋
法章的授课方式。年纪大了，接
触新事物很慢，再加上乡村里
信息闭塞，他很难改变几十年
来形成的陈旧教学模式：让学
生标记生字词、背诵选句选段，
宋法章不知道该如何创新教

学，作为弥补，他只能尽全力把
每一堂课都认真对待。

为了督促孩子们进步，他
尽可能跟他们多交流，上课时
不停地围着教室转悠，跟孩子
们说话，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

“真希望多一些像你们这
样的年轻人来教村里孩子学
习，多给他们传播新鲜事物。”
宋法章语气诚恳，眼里则显露
着些许无奈。

今天是教师节，本报特别向乡村教师这个群体致敬。快速的城镇化，将他们推向了边缘，然而
身负启蒙使命，他们甘做乡村最后的守望者，让知识落地开花，文明得以延续。本报记者探访多所
乡村学校，了解他们坚守岗位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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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英语，其他课程自己一肩挑

与已经为数不多的学生在
一起，宋法章更像是家长。

孩子们的父母大都在外打
工或者忙农活，中午无暇回家，
就早早备好午饭，把钥匙用毛
线拴在孩子胸前。中午放学，孩
子们回家自行吃饭，然后回到
学校，铺开从家带来的被褥，在
教室午休。这时，宋法章就要和
其他老师轮流照看。

学生们已经习惯了学校里
的这几张老面孔，而学校也多
年没有引进年轻老师。57岁的

李春德和李社德开学刚调过
来，为的是接替年底退休的宋
法章和另一位55岁的女教师，
而他俩也一直在基层教学。

宋法章说，到他们这个年
龄，教学越来越吃力，确切地说
是“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但
因为是乡下小学，底子薄，教学
就更不容有失，该开的课也是
一定要开。

“音乐、美术、体育样样开，
还有一些校本课程。可是，有的
课我们真教不了，唱也不会，跳

也跳不动了。”除了英语毫无基
础没法去教，宋法章肩负了三
年级语文、美术、音乐、科学等
课程的教学任务，一天六节课，
四五节都是他在上。他说，像音
乐课，多数歌曲就只能给学生
放磁带，跟着学生们边唱边教。

“为了不让孩子们落下课程，想
尽各种办法也得把课程开全，
硬着头皮也得教好啊。”

尽管师资状况堪忧，但孩
子们却不负众望。在近四年八
个学期的教学评比中，中茶业

小学拿到了5次全镇第一，而中
茶业村年年都出大学生，今年
就考出了好几个，他们都经过
宋法章的启蒙，这让他颇感欣
慰，也让他在村里一直受人尊
敬。

“站好最后一班岗吧。”宋
法章还有些不舍，他还没想过
离开课堂的生活，也不清楚学
校会不会真有消失的一天。但
今年，原本有12名学龄儿童，临
开学，有8个都被打工的父母领
到城里去了。

8个学生1个老师凑起最热闹的课堂

秋日的暖阳下，一条不足5
米宽的水泥路蜿蜒着指向莱芜
市茶业口镇的北部山村，农户
新采摘的花椒、花生就晾在路
边，一路上静悄悄的，几乎不见
人影，偶尔才看到房顶上颠着
簸箕的农妇……等到了中茶业
小学，已经距离莱芜市区有1个
多小时的车程，城市的一切都
与这儿无关了。

眼前是一所2009年刚刚改
建的四合院，它承载着19名学
生走出山村的梦想。正是上课
时间，宋法章的三年级班上，传
来一阵洪亮的读书声。

9岁的李子豪在完成标出
课文《金色的草地》中生字词的
任务后，开始按照课文后面的
要求背诵其中的一段话：“花朵
张开时，它是金色的，草地也是

金色的……”
李子豪语速很快，用不太

标准的普通话一遍遍重复，记
不住了停顿数秒后，迅速翻开
课本看一眼，接着合上再背。

宋法章以惯有的威严说：
“下节课要挨个检查背诵！”其
他7名同学动作有些慢，还在费
力地用铅笔一一画出课文里自
己觉得难写的生字。

8名学生加1位教师，这个
三年级教室是学校里最热闹的
课堂。下课后，60岁的宋法章才
跟记者介绍，学校一共就5位老
师，自己年龄最长，最年轻的是
校长王元国，但也都48岁了，自
2008年将四、五年级并到上茶
业小学后，学校只留下了一、
二、三年级，现在一年级学生最
少，仅4个孩子。

““不不清清楚楚学学校校有有一一天天会会不不会会消消失失””
全校仅剩19个孩子，60岁的他还没想过离开课堂的生活

60岁的宋法章在课堂上检查学生背课文。

仅有两个学生
也要备好课

9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群山深处
的只有两个学生、一个老师的济南章
丘市曹范镇三王峪小学。

从1976年起，56岁的张为学已经
在这儿陆续执教30年，“今年学校只
有两个学生，算上我，也就3个人。”他
说，学生最多时超过400人，但从上世
纪90年代后，生源迅速下降。

两名学生：14岁的女孩张丽玥和
13岁的男孩高腾，由于上学较晚，还
停留在四年级。在张为学眼里，俩孩
子有些腼腆，但都很好学。

“我喜欢美术，不过现在没有老
师，不能上了。”张丽玥低头翻着书，
小声说。

相比之下，高腾显得活泼些。他
说自己跟不上课程，只能在村里读
书。看着小北头村的小伙伴都去了镇
上的中心小学，很羡慕。

尽管只有两个孩子，张为学备课
却一丝不苟，办公桌堆满了备课本，
有语文、数学，也有品德、音乐等，英
语和体育难以胜任，就由其他学校的
老师定期来教。

学校衰落了，但张为学认为总有
孩子要留守村里。“离镇上40里山路，
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到镇里上小学。”

张为学说，虽然今年没有新生入
学，但他了解到明年有好几个孩子会
来读学前班，后年就能读一年级。“只
要有孩子上学，学校就不会被撤，教
育资源要照顾交通不便的山区。”

下午2点，上课铃响起，张为学走
进教室。检查完两个学生上一篇课文
的掌握情况，张为学开始极力将这堂
语文课讲得更精彩。

本报见习记者 许亚薇
本报记者 吴金彪 王兴飞

两名学生是张为学继续坚持的
理由。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等到年底，60岁的宋法章就要退休了。
在莱芜市茶业口镇中茶业小学，他一坚持就是38年，随着村里外出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班上只剩下了8

个孩子。
“不知道学校以后会不会消失，只尽我所能地传授给学生们一点知识吧。”宋法章说，陈旧的知识结构

让他力不从心，当孩子们的音乐课只能通过放磁带来上时，他总会很无奈。所幸，孩子们一直用刻苦学习在
回报他的这分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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